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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在新闻战线奋
斗了二十三年。青丝成白发，初心仍未
改。那些爬深山、蹚洪水、下矿井、赴灾
区的激情岁月恍如昨日，那些忍饥饿、
受冷遇、遭威胁、被围堵的采访画面历
历在目。又到记者节，我谨撷取两段采
访往事，愿与年轻的新闻小伙伴共勉。

“好吃”的鸡蛋面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
坤”。这副楹联气势如虹，广为传颂，被
誉为“中国红色第一联”。然而很多人
不知道，这副楹联刻在通川区梓桐镇红
三十军政治部旧址。为了挖掘红色文
化，宣传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这里运
筹帷幄的故事，我们决定去梓桐寻访流
落红军。

以前的采访条件对于现在的记者
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扛的是 BAT
摄像机，足足有十多斤，脚架是钢制的，
比摄像机还重。除此之外，挎上一个大
大的皮包，装话筒、摄像带、电池、采访
本和笔，又是五六斤。所以每次采访拼
的不只是脑力，更是一场对体力的严峻
考验。

那时台里没有采访车，我们外采多
是坐班车。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我和
搭档便整装出发，坐在开往通江的第一
班大巴上。车子喝醉了酒似的，在坑坑
洼洼的路上蹦来跳去，几个小时后到达
梓桐，感觉人都快颠散架了。好在我们
年轻，经得起折腾，下车没作片刻停留，
立即联系文化站负责人，直奔采访现场。

因为站长提前踩了点，我们的采访
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受访人不够流畅的
讲述，让我们始终觉得差点意思。站长
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原本是要推荐
我们采访何家山顶上另外一名流落红
军，那位老人不但健谈，还能唱军歌，可
何家山山高路远，又不通车，最终选择
了放弃。听站长这么一说，我立马眼中
放光，问他上山要走多久，站长说得一
个小时左右。我和搭档异口同声道：没
问题，马上去！

随即，我们向山顶进发。一开始大
家信心十足，一路欢声笑语，殊不知山
路越来越难走，加上我们背着沉重的设
备，很快一个个都汗流浃背，脚下像灌
了铅似的举步维艰。我们在陡峭的山
路上走走停停，几近心理崩溃的边缘。
但对完善采访内容的美好期待让我们
一步步坚持，最终抵达山顶。看看时
间，走了整整三个小时。筋疲力尽的我
们气喘吁吁，席地而坐，连说话的力气
都没有。

稍作休整，我们又活力满满，开始
采访。流落老红军精神矍铄，接受采访
时，思维敏捷，一气呵成，唱起军歌更是
激情四溢，声如洪钟。老人的表现让我
们忘记了疲惫，甚至感到兴奋，一通拍
摄又是一个多小时，完成采访已是下午
三点半。此时我们才感到饥肠辘辘，一
阵难受。不便打扰老人，站长带我们来
到队长家，队长不在。院里一位大嫂是
个热心肠，赶紧停下手中的活计，从缸
里舀出一瓢凉水招呼我们。

听说我们还没吃饭，大嫂转身去了
厨房，不一会儿给我们每人煮了一大碗
面条，每碗还盖上了两个现煎的土鸡
蛋。我们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可一筷
下嘴，我的妈呀，咸得让人张不开嘴。
山里人劳作吃得咸，我们能够想到，但
这位大嫂的口味如此重，我们是真想不
到啊。她一边忙不迭地给我们端水，一
边问我们好不好吃。我们几个相视一

笑，开水就面，风卷残云，鸡啄米似的一
个劲儿点头说道：“好吃！好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这辈子
吃过的最咸的一碗面，也绝对是我吃过
的最“好吃”的一碗面！

救命的摄像机

到电视台工作的头几年，我一直用
的是这台 BAT 摄像机，它不但笨重，还
是一台模拟机，但成像效果却是最好
的。虽然只是一个设备，但和它磨合几
年下来，我感觉它是有灵性的。它懂
我，我也懂它，最关键的是它后来还救
了我一命。

有一年，我在作协会上发现了一位
很特殊的会员。他叫罗启洪，靠一根棒
棒求生活，又笔耕不辍搞创作，出过诗
集，成立过文学社。即便生活得不如
意，仍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梦。他的那份
执着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把他的故
事作为《社会写真》栏目的选题，着手准
备拍摄一部短纪录片。

我和搭档去了罗启洪老家安云落
花村，顶着烈日，光着膀子，拍他创作和
劳动，采访他家人和文友。反复推敲拍
摄角度，打磨每一个镜头，记录下他对
文学的痴迷，也记录了他在生活重压下
的迷茫无奈。当天的拍摄有些繁琐劳
累，但收获满满。

后来，我们又到城区拍摄。白天，
我扛着摄像机跟拍罗启洪走街串巷挑
棒棒、挣辛苦钱的真实场景，记录他灵
感闪现，在烟盒上记下诗行的细节；晚
上，我走进弥散着汗臭味的棒棒房，拍
摄他在大通铺上冥思，在其他棒棒的鼾
声中写下棒棒的辛酸，也写下劳动者的
幸福。

最后一个拍摄点是在红旗大桥下
的一个棚户区，这里是棒棒吃饭的地
方。按理说这个收尾应该是平淡无奇
的，哪知最后的拍摄中竟发生了惊险的
一幕。

我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监视器里
的画面，耳边突然“当”的一声巨响，紧
接着一个玻璃胶水瓶滚到地上摔得稀
烂。我有点蒙，抬头望望楼上，早已不
见人影。搭档赶紧从我肩上接过摄像
机，只见比大拇指还粗的摄像机把手被
从中砸断。看着断裂的摄像机把手，我
一阵心痛，着急地问搭档摄像机还有没
有哪里损坏。搭档又急又气：“都什么
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摄像机重要还
是你的命重要？”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
的一幕是多么惊心动魄，如果胶水瓶不
是刚好砸到摄像机把手，偏了分毫，都
会砸到我头上啊！此时，我感到背心一
阵发凉。

我捧着摄像机久久凝望，心想如果
没有它，自己恐怕就“光荣”在这里了
吧！回到单位，技术部的老同志虽然细
心地用凝固胶把摄像机把手黏接好，但
伤疤永远留在了它的身上。它是我的
过命兄弟啊，从那以后，我愈加珍爱它，
一起战斗，时时陪伴。后来，随着设备
逐年更新，它光荣“下岗”，留在了库房，
但我从来不曾忘记它。

其实难忘的采访何止一二，在抗震
救灾前沿的真情报道，在抗洪抢险一线
的用心纪录，在大案要案现场的真相探
寻，在市民群众身边的正义守护……每
一个采访都充满敬畏，每一次拍摄都竭
尽全力。时代在变，媒体在变，但作为
新闻工作的铁粉，我想我会始终秉承热
爱，永葆新闻初心；融合传播，高奏时代
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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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过隙光阴流，
岁月匆匆去无声，
回味新闻从业路，
巴山渠水总是情。

年少立志做记者，
笔蘸浓墨写新闻，
一路奋进一路歌，
脚踏巴渠铿锵行。

巴山渠水“捉活鱼”，
崎岖山路脚窝深，
苞谷洋芋喷喷香，
夜宿农家问贫困。

挑灯写稿熬通宵，
半夜饥饿盼黎明，
倾注心血写典型，
讴歌巴渠追梦人。

记者采访在现场，
东奔西跑忙新闻，
一家老小难照料，
家人生活有苦辛。

“有女莫嫁记者郎，
一年四季守空房，
有朝一日回家转，
背了一包脏衣裳。”

“捞到活鱼”多喜悦，
电话那头笑声盈，

“老爸深水活鱼捉”，
妻子逗儿电话听。

新闻记者采新闻，
昼夜不舍忙笔耕，
风雨兼程新闻路，
新闻获奖最高兴。

手捧证书心头热，
酸苦涩辣一口闷，
百尺竿头上层楼，
同伴贺喜撮一顿。

青春年华飞速逝，
新闻岁月入黄昏，
行业翘楚羡慕人，
珍惜时光追青春。

韶华如水莫蹉跎，
圆梦抢时又争分，
党心民意念初心，
笔底波澜涌著文。

望不尽的采访路，
写不完的好新闻，
意气风发新时代，
不忘初心朝前奔。

党的使命牢记心，
重任在肩催征程，
人民乳汁哺育我，
智慧人生报党恩。

记者永远在路上，
千山万壑任我行，
戴月披霞复兴路，
筑梦圆梦凯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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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单位来了一位姑娘。
那天的笔试，我们是相当扎实

的——带着大家去了一个刚刚治理
完毕的老旧社区采访。中途下起瓢
泼大雨，但大家即使淋成落汤鸡，仍
然认真地完成了采访。

然后，十多位应聘者回到大会
议室写作。她的新闻作品让人眼前
一亮——把一件看起来很平淡的事
写得“眉飞色舞”。

当时，来应聘的人中有好几个
“熟手”，甚至有区县媒体的在职人
员，但她的笔试、面试综合成绩竟然
考了第一！

社长与我们商议，最后决定，就
是她了！

她的到来，为单位带来了一股
清新之风。

此前，她在一个县法院做过文
书，“县作协会员”是她最拿得出手
的招牌。

单位要培养人才，自然对她寄
予厚望，安排了一位资深记者做她
的师傅。

接下来，发生了几件事，改变了
她在单位的“似锦前程”。

她给我打电话，投诉自己的师
傅“非要那么写新闻”。

一开始，我怀疑她的师傅也许
“过于传统或严苛”，于是耐心地听
取了双方的想法和意见。我的结论
是：她有些浮躁，自尊心太强，不够
尊重前辈。

对她的师傅，我劝说道：“我们
入行的时候，经常听老总们说，煮酒
熬糖，没有哪个可以充老行。即使
是前辈，也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是对
的。从业务探讨的层面来说，要把
对方看成同事来尊重，不必拍桌子
打巴掌的。”

此后，不再有“投诉”发生。
有次，她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十

点后必须睡觉，不然头晕，会晕倒。
师傅非要天天晚上等着把当天的采
访稿交给他修改到位了再睡，她受
不了。

在业界，写新闻有“不过夜”的
说法。她师傅这样的习惯必然是多
年养成的。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如今的媒体，等你过了夜再写
出来已是旧闻，那还叫新闻？

我对她说，你就提高采写能力
和工作效率吧。

有天中午吃饭时，宣传部部长
一个电话打过来，把我这个稿件终
审人批评了一通。原来，有一篇报
道把一个环保方面的数据写错了，
那不是一个最新的数据。党委一把
手原本被这个报道的标题吸引了，
可看完稿件感觉不对。在机关食堂
吃饭时，一把手坐在宣传部部长对
面，对那个数据表示了严重的质疑，
弄得宣传部部长尴尬至极。后经查
实，那果然是数月前的数据。

那篇报道是她写的，是她去掉
“见习”二字后的第一篇。

一 问 原 因 ，那 个 数 据 来 自 百
度。这个数据居然能够连过三关见
报，采编审流程失守了。

在采编例会上，大家一起检讨
了这件事。不久，就听说她辞职了，
让人挺意外的。

踌躇满志是她给我们的第一印
象。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我们很
多 人 都 觉 得 她 是“ 该 吃 这 碗 饭 的
人”，她却把这碗饭还给了单位，又
回到原单位去了。

其时，《记着，对自己要好一点》
一文在朋友圈刷屏。我想，如果要
做一名合格或优秀的记者，似乎应
该对自己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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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记者名权，忠州人氏，原江城
都市报“四大名记”之一。其为人豪
爽，爱诗，好酒，合群，在新闻人才培
养上更是不遗余力。

吾与章记者相交十年有余，虽在
同一个单位，且他长我十几岁，但我
并不称他“章老师”，而是叫他“权
哥”。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有两个引
路人，一个是恩师吕进先生，一个就
是权哥。吕先生教我做人，亦教我诗
歌理论；权哥则于我入职后迅即因诗
订交，并带我以诗会友、以酒会友，融
入江城文学圈子。

权哥爱诗，深明“情动于中而形
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
足故永歌之”的大义。生活中有所感
悟，则发为诗歌，并与我这个小兄弟
切磋琢磨。我初入职时，与他办公室
仅一室之隔。有一次找他请教新闻
稿件如何处理，他随口问起了我的专
业和方向。当知晓我学中国现代诗
学时，权哥立即决定当晚去吃火锅，
诗酒会友。随后的日子里，我们时有
交 流 ，为 意 象 的 营 构 ，为 字 句 的 斟
酌。权哥知道我在文学创作方面有
一定的基础，故而时常鼓励我坚持写
作，更不时将我的作品发表在内部报
纸上，并推给江城文联、江城日报创
办的刊物。权哥为人开朗，文友不
少。为了让我熟悉并融入江城文学
圈，他多次带我参加文友饭局，并介
绍我加入江城作协。十几年来，我能
坚持写作，并较好地融入江城文学大
家庭，离不开权哥的勉励与引介。

权哥好酒，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权哥酒量尚可，这是他的底气。他喝
酒时一句干脆利索的“干了”，绝对够
意思。我们常在馆子里喝，有时也在
他家里喝。我家在外地，每次到权哥
家喝酒，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家常
的 饭 菜 ，随 意 的 发 挥 ，让 人 感 到 舒
服。酒到七分后，权哥会给我讲他在
报社的光辉岁月，也会讲人生际遇与
成长。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醉里

挑灯看剑”，“乱劈柴”划拳。用权哥
的话说，喝酒就是玩，热闹得划拳。
他划的是南拳，我划的是北拳，“过
门”的“哥俩好”“再好好”里，有我对
这位大哥的感激，更有难以掩饰的尊
敬。

权哥为人爽朗，和谁都合得来，
这可能和他长期做新闻记者，与各行
各业打交道有一定的关系。他原有
一爱好——“斗地主”，但不知现在还
常斗不。据权哥原来的同事讲，他在
报社时，周末喜欢在外“斗地主”休
闲。若战斗正酣，嫂夫人打来电话喊
他回家吃饭，他立马示意众人屏声息
气，告知嫂夫人正在写稿子就不回去
吃了。对权哥来说，向嫂夫人撒谎虽
不应该，但冷落了兄弟伙儿更不应
该。圈内圈外的人对权哥的评价一
致，两个字——“好耍”。

章记者从都市报转到学校任职，
先后在宣传部门和新闻学院工作。
在新闻人才培养方面特别注重业界
经验与理论研究结合，培养了一大批
功底扎实、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
记得某年，学校安排两位新闻系的学
生到权哥办公室实习。前三周里，权
哥没有给两位学生安排具体事务，实
习生每天只需做一件事——读报纸，
读《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权威
报刊。第二周，两位学生觉得有点茫
然，就向权哥请求做点具体的事情，
权哥笑而不语，让他们继续读报。学
生实习到第四周，某地发生毒奶粉事
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权哥于此时
交给两位实习生一个任务，对本地食
药局负责人就毒奶粉事件及本地相
关领域的监管工作做一次采访，并告
知学生，无论本地是否存在相关问
题，都是一个有价值的新闻。在权哥
的指导下，学生顺利完成了采写工
作，并发表了稿件。这两位实习生成
长很快，现在已是某省级报刊的优秀
记者。

谈起对新闻职业和新闻的认识，

权哥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作为记者，
艰辛与喜悦并存，只要你努力去做，
随时都会收获喜悦。”在他看来，经过
仔细分析、周密思考、深入采访、精心
写作的新闻稿件，才经得起检验，才
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权哥常说，
新闻人不但要认真学习理论，而且还
要勇于在实践中练习、反思，这样才
能做到学用结合。正如他所说，“在
新媒体不断涌现，传播格局和舆论生
态不断变化的今天，如果不勤于学
习，不认真思考，不努力行动，很快就
会落伍。”喜欢写诗歌和散文的他，对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深表认同。他
认为，在新闻写作中恰当地借用文学
表达，能够让读者在接收信息、取得
教益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他经常
举这样一个例子：写快递员的辛苦与
奔波时，如果干巴巴地写“他三年来
走过 13 万公里路”，远不如“三年来，
他走过的路，能够绕地球三圈多”形
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新闻界能干
人太多了，自己还要认真学习才行。”
或许，这正是他，一个新闻人、一个新
闻教育人的追求。

从业以来，权哥主持省部级课题
6 项，有 60 余件作品先后获四川省、
重庆市、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作品
奖；策划的“寻找三峡抗战老兵”大型
新闻采访活动曾获中宣部、教育部、
团中央、中央文明办联合表彰；指导
学生拍摄的纪录片《光影岁月》获得
了第十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
作品大赛西部组一等奖。面对纷至
沓来的殊荣，权哥泰然处之，对他来
说，这是一个新闻人和教师的本分。

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但在
我看来，权哥没有王者高高在上的霸
气，有的是世俗生活中的烟火气，让
人感到亲切、平易。今天是记者节，
写篇文章谈谈章记者，说不定他看到
了，还会再找我划上两拳，给我谈谈
当年的光辉岁月，谈谈诗歌与新闻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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